我心目中的徐悲鸿
喻红
徐悲鸿对于我这个6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常常是一个既困扰又敬仰的名字。第一次听到他的大名是在很小的时候，虽然知道他是中国最有名的大画家、大美术教育家，中央美术学院的老院长，但他名字中的“悲”字却使很我困扰，因为我同学和老师的名字中从来没有用“悲”字的，于是印象中，他的形象就模糊的退向一个很遥远的年代。
文革末期我开始学画，从几何形体开始入手，原本以为学画就是画当时每个孩子都应该画的，莺歌燕舞阳光灿烂的儿童画，不想一遍一遍的画素描，弄的满身满手都是黑，还是不得要领。老师还不停的在说，徐悲鸿先生常说，宁方勿圆，宁脏勿洁。这种审美使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又一次感到困扰。
后来经过漫长的素描学习，我画的越来越熟练，已经能学会了分面、排线、处理虚实，画面越来越黑，以为越黑越结实。这时的我渐渐对美术有了些自认为粗浅的了解，但每次打开徐悲鸿的画册时，那些被奉为经典的人体素描还是困扰着我，因为他的这些素描跟我们学的素描完全不一样，既不排线，也不分面，柔和的线条和优雅的明暗，勾勒出有血有肉的人，好像能感受到温度。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我开始对自己的素描惯性产生疑惑。
考上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之后，第一个作业是素描《大卫》。老师们还是强调徐悲鸿先生的宁方勿圆，宁脏勿洁；尽精微，致广大，强调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世界，追求眼睛、头脑和手的准确配合和协调统一。我试着近距离的观察米开朗基罗的杰作《大卫》头像，据说这个石膏像是徐悲鸿先生当年从法国带回来的，不知被多少代学生画过，已经有一层厚重的岁月包浆，发卷清晰，目光深邃，在昏暗的教室里放射着幽光。我从这一刻开始放弃所有关于素描的概念理解，真正试着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铅笔尽可能的去接近这件伟大的作品，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我的这张《大卫》广受好评，被登在《中国高等美术学院作品全集》的封面，这对一个大一的学生来说是一个殊荣，它不仅使我打下了扎实的造型基础，也使我更深刻的理解了徐悲鸿先生通过几代老师传递给我的造型理念，这种理念使我对事物的观察和对艺术的表达从容自信，不再会被各种表象困扰。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教授素描、油画和创作课，在徐悲鸿先生当年建立的美术教育框架中继续传授着他的理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美术界慢慢发生着变化，学生们渐渐被各种新的艺术媒介艺术手法所吸引，对基础训练的素描课感到厌倦，各种关于素描的讨论成为大家关心的话题，素描是否还要像徐悲鸿先生当年那样一成不变的教下去，又成了我新的困扰。带着这些问题我经常和学生一起讨论，和他们一起去找教具，让学生参与摆作业，画他们想画的东西，通过大型静物和复杂场景中的肖像与人体作业，加大学习难度，训练他们对复杂事物的观察分析能力，培养大尺幅作品中的控制力和表现能力，通过互相讨论和深入辅导，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成果，这个素描课程不仅多次被评为《中央美术学院优秀课程》，也使一批一批学生打下了扎实的造型基础，使他们发现素描之美，造型之美，使他们日后的创作具有更强的表现力。
回想在美院20多年的教学，我觉得徐悲鸿先生在建院之初就提倡素描写生，认为素描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艺术家应该和科学家一样有求真的精神，实在用心良苦，因为一切的教育都应该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素描写生就是一种科学的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通过一系列的素描课程，使学生获得准确的观察能力，理性的分析判断能力和严谨扎实的造型表现能力，同时也加入了中国注重线条的文化传统，这种文脉传承具有很大的力量，不仅塑造了一代一代中国艺术家，也为世界塑造了一个如此庞大的写实主义阵营，成为世界当代艺术中不容忽视的力量。
    中国自80年代改革来访以来，各种西方艺术思潮和艺术流派涌入，年轻人不断尝试新的艺术媒介，当代艺术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各种艺术群体和艺术运动此起彼伏。当人们厌倦了文革时期红光亮绘画的时候，当人们渴望着中国艺术多元化的时侯，有人开始讨论如果当年徐悲鸿先生从法国带回来的不是写实主义，而是印象派、野兽派或立体派，中国的艺术将会是怎样的？这样的问题也长时间的困扰着我们每一个人，这么多年过来，回头看看徐悲鸿先生的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都和他的人生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早年贫寒的家境和坎坷的求学之路，使他的艺术充满了悲悯人生的色彩，受康有为对西学推崇的影响，后来在法国的八年留学，他选择了当时最科学最理性的现实主义道路，科学求真成为他后来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的核心。他也早有预言，他曾说：写实主义，足以治疗空洞浮乏之病，今已渐渐稳定。此风再延长二十年，则新艺术基础乃固。尔时将有各派挺起，大放灿烂之花。”他的这一预见，足以证明他的胸怀和远见。
虽然徐悲鸿先生已经离我们远去，但通过一代一代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的传承，他的艺术和他的艺术教育理念一直在深刻的影响着我们，每个时代重读他的时候，无论我们怀着怎样困扰和敬仰的心情，都必须承认，他把朴实、诚恳、宽厚和堂堂正正的性格传给了我们，他把不献媚、不矫饰、不哗众取宠的艺术态度传给了我们，他把严谨、理性、科学的教育理念传给了我们，他把中西合璧、兼容并包的艺术理念传给了我们，他把直面社会、直面人生的社会担当传给了我们，他的这种DNA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我们后辈的血液中，他的艺术和他的人生塑造了无数的中国艺术家，也塑造了后来的中国艺术。
